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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师范大学编纂的 《全

宋笔记》，是近年来我国古籍整

理工作的又一重大成果， 其包

含的学术意义和文献价值 ，随

着时间的推移， 必将日渐突现

出来， 引起学界恒久的重视与

珍重。

2006 年，我参加四川大学

召开的《全宋文》（360 册）首发

式时，曾经说过，作为一名宋代

文学的研究者 ，对 《全宋文 》的

问世有些特殊的感受。 宋代文

学研究的主体文学文本， 不外

是诗、词、文三者。 宋代虽然话

本小说、戏曲也很发达，但能确

认为宋代的文本， 至今留存极

少。 有了《全宋词》《全宋诗》和

现在这部 《全宋文 》 这三大

“全”， 几乎包括了宋代文学的

主要文本资料。 这三大“全”的

鼎足而立， 将对宋代文学研究

的发展产生不可估量的作用 。

时间过去了 12 年，如今我们可

以说 ，有了 《全宋笔记 》这第四

“全”的加盟，从 “三足鼎立 ”到

“四维并举”， 把宋代文学的直

接文本资料，殆已囊括无遗，在

宋代文学研究史上树立了难以

磨灭的丰碑， 促成了文献资料

的完整性、互释性和体系化。

笔记在传统目录书中 ，被

列在史部或子部 ，自有其学理

根据。 但从今天学科分类架构

的角度来看 ，能否对其身份认

同重新作些考虑 。 此时此刻 ，

我想到两位前辈学者和一部

新著。

一位是钱锺书先生。 他一

生激赏于 “修词机趣 ”，倾心于

“文字游戏三昧”，擅长“在非文

学书中找到有文章意味的妙

句 ”，对 “文学 ”的界域具有灵

动、宽泛的视野。 在《近代散文

钞》的书评中 ，他对笔记 “小品

文”有过风趣而机智的解说。他

说 “小品文 ”这个称谓可与 “一

品文”或“极品文”相对举，后者

“本 ‘一品当朝’‘官居极品’之

意，取其有‘纱帽气’”；而“小品

文”当然也有载道说理之作，然

其主要特征在于有 “格调”，可

以名之为“家常体”，“因为它不

衫不履得妙 ，跟 ‘极品 ’文的蟒

笔记的内容包罗万象，涉及社会人文学科的多种领域，尤为历史学、文学的研究者所重视。 它在历史

学科上“补正史之缺”的价值有目共睹，学界早有共识，出版物中，即有以“史料笔记丛刊”命名的；但

其文学性质的讨论似尚不充分，文学史中往往一笔带过，颇有“妾身未分明”之感。 我想，笔记的身份

认定是多元的，它是历史的，又是文学的，互不相妨。

对“笔记”的身份认同重新作些考虑
———写在《全宋笔记》出齐之际

王水照

（下转 7 版） 隰

《全宋笔记》是继《全宋文》

《全宋诗》《全宋词》之后，宋代

文献汇编整理的新成就 。 从

1995年策划， 到2018年终于由

大象出版社出齐， 历时19年。

这个马拉松式的出版项目全

面告竣，广受宋代乃至中国古

代文史研究学者关注。尤可称

道者，在于上海师范大学古籍

所作为宋史研究重镇，在宋代

文献整理上积累的扎实成果。

前不久于上海师范大学举行的

座谈会上， 多位学者对此贡献

予以梳理并表示敬意， 并从学

术意义、点校编辑经验、前人学

养学风等多个角度， 一一圈点

了《全宋笔记》的重要性。 《文汇

学人》在此整理一二，留取吉光

片羽，以飨学林。

邓小南（北京大学文研院

院长）：《全宋笔记》 的编纂整

理，承载着学术界和出版界的

期待，感觉就像一个初生的婴

儿长成了朝气蓬勃的青年。 其

间经历过的辗转曲折，相信都

铭刻在各位主持者和参加者的

心头，很多可能都不足为外人

道的。 上海师范大学的古籍整

理研究所从程应鏐先生、朱瑞

熙先生开始，到现在的各位同

仁，一直沉潜学术，在一个注重

功利的社会中，倾尽心力，做一

件功德无量的事情，非常难得。

传世的宋人笔记绝大多数

分散在各类丛书里面，版本芜

杂，寻觅不便，内容也是错愕丛

生，要蒐集、考订、甄别、辨伪存

真，就成为编纂、整理的起步工

作。加之，古籍的分类虽然历来

有经、史、子、集的四部标准，但

笔记的类别与其他不同， 一直

缺乏明确、固定的准则。 《全宋

笔记》所辑录、整理的477种笔

记，涵盖门类广博，整体品质较

高， 让我们看到文献整理和研

究的密切结合。

史料整理是硬碰硬的工

作，也是深化学术研究的必备

基础。 对于宋代文献的蒐集、

整理、编纂、研究，可以说是改

革开放以来学术界的一个突

出亮点。 全宋笔记和全宋文、

全宋诗 、全宋词一起 ，构成一

个比较齐全的宋代资料体系，

使得经过整理的宋代文献呈

现出相对完整的概貌。

如唐代李肇所说 ， 笔记

“记事实、探物理、辨疑惑 、示

劝戒、采风俗 、助谈笑 ”，就宋

代而言，笔记具有其他文献所

不可替代的价值。

北大中文系教授、中央文

史研究馆馆长袁行霈先生嘱

咐我带来对 《全宋笔记 》出版

的题词：“取笔记之精华，补正

史之缺失。 ”笔记作为不拘一

格、随笔记事的文体 ，长短不

拘，散漫活泼 ，被文学史研究

者认为是古代文体解放的重

要标志。这种文体在宋代文学

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值得将其

作为独立的文体 、文类 ，进行

学科性的探究。研究文体也和

研究一个时代的社会文化风

习分不开，文体的解放必定与

环境的开放、写作者意识的开

放相关联。不拘一格的笔记是

在精神环境相对宽松、士人文

化勃兴的氛围里才可能有充

分的发展。 最近这些年，随着

新史学思潮的兴盛 ， 学界对

于中古时期社会生活 、 民间

风俗 、宗教信仰、人际关系以

及日常秩序这一类问题的关

注，越来越突出 ，笔记的史料

意义也更加凸显 。 《全宋笔

记》的整理出版 ，迎合了学术

界的需求，也为深化学术议题

的研究提供了方便。

查洪德 （南开大学教

授）：对于《全宋笔记》，我首先

是以学生的姿态向整理的先

生们求教学习。 其次，大象出

版社在去年终于督促我接下

来做全辽金元笔记的工作，今

天我来看《全宋笔记 》会有独

特的感受。我以前为什么没有

下决心做辽金元笔记呢 ，难

在哪呢 ？ 量大是肯定的 。 此

外， 做大型的诗或文的全集，

大致的边界我们还是清楚的，

但笔记的边界就很模糊。之前

拜读了戴建国先生的札记，对

我思考如何划定边界，有一些

启发。但《全宋笔记》的边界划

分，拿到辽金元笔记上 ，还得

重新思考。还有一个大的问题

是， 辽金元笔记本身的数量，

同涉及辽金元的史实记载的

数量，是不一样的 ，还有一些

很特殊的东西。比如元代有一

些形式上看不是笔记的东西，

像元代朝廷出使时纪行的诗，

去交趾、缅甸、高丽、日本时写

的诗。 诗虽然可能很短，但后

面的文字 ，比如游记 ，是用散

文的形式把诗串起来了 ，是

一种零散的记载 ， 走到哪记

到哪 ， 回来向朝廷报告诸如

道路里程、所见风物等。 这些

是做辽金元笔记时也必须要

考虑的。

元代在宋金、 宋明之间，

宋和明特别注重诗文的辩体；

而元代的写作态度比较随便、

开放 ，破体变新 ，好多东西的

边界不是那么明确，复杂程度

远远超出预期。我自己做元代

的文献有十几年了，主要涉及

诗文，笔记也有 ，现在已经有

一个初步的目录了 ，和 《全宋

笔记》的结构有所区别。 我们

打算认真学习 《全宋笔记》的

经验，再深入思考辽金元时期

的特殊情况，制定出一个比较

可行的方案，尽最大努力把辽

金元笔记做好。

高克勤 （上海古籍社社

长）：我补充强调一些感想。与

诗文相比， 笔记的整理更难，

以宋代笔记来说 ，这次 《全宋

笔记》收了477种，以往中华书

局的 《唐宋史料笔记丛刊》和

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宋元笔记

丛刊 》 两套丛书相加也不到

100种。

成功的第一步是要找对

人。上师大古籍所有程应鏐先

生那一代形成的传统，中华书

局的那个笔记系列里，就有很

多是上师大老先生参与的，包

括李裕民、李伟国老师等。 我

特别把第一编的10册全都翻

了一下， 整理者有孔凡礼、邓

广铭 、张希清先生等 ，吸取了

整理宋史的前辈已经整理过

的，更多是新整理的。 都是古

籍整理的行家里手，这就保证

了整体质量。 大家都知道，中

华书局和上海古籍出版社是

专业的古籍社 ，很遗憾 ，我们

没有全宋诗 、全宋文 、全宋笔

记的校辑。原因之一是我们两

家承担了大量其他的古籍整

理。 大象出版社（河南教育出

版社）非常有眼光，值得钦佩。

在我国的出版社体制里面，教

育出版社是经济效益最好的，

有钱能出好书，但有钱也不一

定能出好书，有钱也要有眼光

才能出好书。

另外要谈到，这套书的出

版离不开傅璇琮先生的关心。

傅先生给大象出版社请了一

位特约编辑，陈贻焮先生。 一

本好书， 作者和编辑都重要。

《全宋词》 当然是唐圭璋先生

编得好，但如果没有王仲闻先

生这么好的编辑，也不会有今

天这样的面貌；《全宋诗》的编

缉，傅先生请来了陈贻焮担任

主编之一；同样在《全宋笔记》

时 ， 傅先生也谈到陈贻焮先

生，“以93岁的高龄，一辈子做

编辑的人”。 我之前在网上看

到傅先生给陈贻焮先生的一

封信件原件 ， 傅先生为了做

《全宋笔记》，特地请陈先生把

中华的唐宋史料笔记看一遍，

把其中的错误摘出来，就是想

吸取中华书局的经验教训，可

作为《全宋笔记》的借鉴。 （整

理/于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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